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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特纳博士，马太福音
2A 讲义– 马太福音 1：耶稣的诞生

大家好，我是 David Turner。欢迎来到 2A 课。您现在已经完成了 1A 课和 1B 课，也就是《马太福音》的入门课。

希望这些内容能为我们现在开始阐述的本书内容奠定背景基础。你们应该准备好补充讲义和补充材料，翻到第8页和第9页，它们将为本次讲义提供框架。当我们开始思考马太福音第一章中关于主耶稣的家谱和诞生的描述时，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第一章第一节中的标题，以及其中隐含的基督论。

虽然第一章第一节中的“耶稣”一词显然是个人名，但“弥赛亚”或“基督”一词应被视为一个头衔，表明耶稣在上帝计划中的至高角色和职分。在圣经索引中研究这个词对你很有帮助。希腊语“Christos”及其希伯来语对应词“Moshiach”都与膏立君王或祭司的仪式有关，以表彰其获得上帝的认可。

出埃及记28章，撒母耳记上9章和16章，历代志上29章。在旧约的一些经文中，“耶和华的受膏者”一词是指神所认可的君王，例如撒母耳记上24章6节，撒母耳记下1章14节，诗篇22篇，以及但以理书9章24节。在两约之间时期，随着以色列人反思大卫王朝复兴的预言性盼望，弥赛亚的推测盛行。

弥赛亚的盼望与以色列渴望上帝末世的辩护，以及以色列由此摆脱外邦人统治的自由息息相关。在马太福音中，“基督”是一个关键的称号，将耶稣描绘成应验旧约历史模式和末世应许的那一位。当马太将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与弥赛亚联系起来时，耶稣的独特地位就更加突出了。

在马太福音中，“大卫之子”经常被用作弥赛亚的称号。使用圣经索引可以找到这个称号。经文来源包括旧约圣经，例如撒母耳记下7:11-16、所谓的“大卫之约”以及诗篇91篇。

“亚伯拉罕之子”只出现在1:1，但亚伯拉罕在马太福音的其他地方也曾被提及，请查阅你的圣经索引，亚伯拉罕是典型的以色列人，他在神国的显赫地位毋庸置疑。耶稣与亚伯拉罕的密切联系，或许与约翰和耶稣断绝犹太领袖与亚伯拉罕的任何联系（3:9和8:11）形成对比。马太福音多处强调外邦人，或许暗示着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的应许在耶稣身上应验了。现在我们继续讨论马太福音1:2-17中耶稣的家谱。

马太在1:1的标题中提到弥赛亚、大卫和亚伯拉罕之后，在家谱中运用了交错结构来提及亚伯拉罕、大卫和弥赛亚。1:17的总结清晰地展现了家谱的结构。它追溯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十四代，从大卫到被掳到巴比伦的十四代，以及从被掳到弥赛亚的十四代。现代读者应该警惕一种倾向，即认为家谱是一部关于耶稣的书的开篇，枯燥无味，毫无关联。

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必然与大卫和亚伯拉罕有联系，正如1:1所确认的，而家谱也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联系。然而，从1:17以及与路加福音3:23-37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家谱并非旨在详尽无遗地记录耶稣的家谱，也并非按时间顺序精确记录。虽然家谱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信息，但其主要目的在于神学，而非按时间顺序。

正如第九页的两张图表所示，家谱的三个部分都围绕着大卫王和被掳至巴比伦展开。大卫代表着旧约叙事的巅峰之一，而被掳则代表着最低谷之一。马太很可能在大卫之子耶稣身上看到了一位将带领新以色列从比巴比伦更悲惨的被掳中复兴出来的人。

马太显然选择了十四代来构建他的家谱，因为大卫是家谱中的第十四个名字，而十四在希伯来语中是大卫的数值。马太运用这种被称为“希伯来数字”（gematria）的数字策略，强调了大卫在耶稣背景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大卫作为伟大儿子的中心地位。在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王的十四代中，马太彰显了耶稣的儿子身份，并将耶稣作为弥赛亚与上帝应许的历史实现联系起来。

从大卫到被掳的十四代，马太记述了以色列在上帝审判下的衰落。从被掳到弥赛亚的十四代，马太追溯了上帝信实的旨意，尽管他的子民悖逆，他仍履行了他的承诺。布鲁纳的《基督书》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将家谱形象化为一个倾斜的大写字母“N”，这也是第九页图表的基础。

家谱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讨论。首先是数字“十四”的问题，其次是马太福音为何在家谱中纳入女性，最后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家谱之间的关系。你们补充材料第九页下半部分的表格显示了数字“十四”用法上的差异。

这表明，只有第二组所谓的十四代才真正有十四代。第一组和第三组实际上有十三代。学者们对这种差异做出了各种回应。

如果你稍微延伸一下，就能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得出三组十四个名字。但我认为这些方法都不太合理。你可以看看评论，看看其中一些是如何尝试这样做的。

布隆伯格指出，古代文学惯例经常在包含第一组和第三组以及排除第二组之间交替出现。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十三和十四之间的转变是可以理解的。有人认为这些名字的省略是由于文本传输过程中的错误，但没有任何手稿证据表明存在任何省略。

甘德里在第三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马太福音把约瑟和马利亚算作不同的世代，但这打破了1:16的文学模式，似乎把耶稣非由约瑟所生的世代也算作了一代。还有许多其他更难以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过，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很巧妙，卡森在他的注释第68页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这十四个数字的象征意义远比其确切的背景更为重要。马太的算术功底无疑不逊于现代学者，但马太的文学风格却源于古代而非现代。以现代标准来看，马太的直系家谱是人为的，因为它并不详尽。

马太省略了三个名字，它们出现在历代志上3:10-14所罗门和约西亚之间，此外还有其他省略。但这并不是马太的失误，因为他并非有意详尽无遗地记录。大卫是家谱中的第14个名字，而数字14作为大卫名字的数值，其象征意义（用希伯来语计算，4个大卫加6个大卫加6个大卫等于14），解释了这个家谱的虚假性。

现在来谈谈家谱中女性的问题。家谱中值得讨论的第二个特点是女性的纳入。普遍认为，犹太人的家谱中很少出现女性，因为家谱通常是父系谱，也就是说，以父亲为记录依据。

有关例外，请参阅创世记11:29、22:20-24、35:22-26，以及历代志上第2章和第7章。关于妇女出现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几种解释，但没有一种完全令人信服。自教父时代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马太福音中的妇女是耶稣来拯救的典型罪人。因此，在马太福音中，妇女与博士、罗马百夫长、迦南妇人以及其他见证上帝恩典的人并列。

类似的观点认为，所有这些女人都犯了不光彩的性关系。诚然，塔玛尔，尤其是喇合，都犯了这样的罪，但路得和拔示巴似乎并非如此。《旧约》中关于拔示巴与大卫通奸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中，似乎将她描绘成大卫侵犯行为的被动受害者。

在路得记3:13-19中，路得与波阿斯的夜间接触并非充满诱惑的场景，而是根据旧约律法中关于近亲救赎的规定，向一位近亲求婚。此处的另一个问题是，马太将这些女子与强调其德行的马利亚并列。除非马太有意将这些女子与马利亚作对比，否则提及她们就毫无意义。

另一种流行的解释是，所有这些妇女都是外邦人，这体现了马太强调福音是传给万民的意图。这一点在叙事中反复体现，并在本书的结尾达到高潮。他玛和喇合是迦南人，路得是摩押人，而拔示巴显然和她的丈夫乌利亚一样是赫人。

对此，有人认为，犹太传统通常将这些女性视为德行端正的改宗者，但她们的外邦出身并不能因此被否定，这使得她们更能成为马太强调外邦人使命的典型。然而，将这些女性与玛利亚联系起来仍然存在问题，如果采纳这种观点，就必须假设马太无意将这些女性作为玛利亚的典型代表。看来，马太将这四位值得关注甚至声名狼藉的女性纳入他的家谱，至今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所有观点中都有一些可取之处。或许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女性出现在族谱中，暗示着马太后期强调福音的普世使命，以及他对真正敬虔的关注。上帝在弥赛亚耶稣身上的恩典超越了以色列，延伸至外邦人；超越了男人，延伸至女人；超越了自以为义的人，延伸至罪人。

耶稣拯救祂的子民脱离罪恶，不受种族、性别，甚至过去人生丑闻的束缚。现在我要讨论马太福音家谱的另一个方面，并将其与路加福音的家谱进行比较。马太福音的家谱选择性地、因此有些刻意地追溯了耶稣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祖先，而路加福音则更全面地涵盖了从耶稣一直追溯到亚当的家谱。

路加提到的人物超过60人，马太福音中没有提及。路加记载了亚伯拉罕之前的21代，亚伯拉罕和大卫之间有14代，比马太福音中所谓的14代多一代。大卫和撒拉铁之间，路加记载了21代，而马太福音记载了15代。

从撒拉铁到耶稣，路加记述了20代，而马太记述了12代。两部家谱的语法不同，马太采用“A是B的父亲”的模式，而路加则使用了关系属格，即“A是B的儿子”。上下文也有所不同。马太将家谱放在福音书的开头，而路加则将家谱夹在耶稣受洗和受试探的叙述之间。

马太福音的家谱采用3 x 14的世代结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路加福音是否也采用这种结构则存在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路加福音采用的是11 x 7的世代结构。当你查看这两份家谱时，把它们并排放在纸上，逐一列出，看看其中的差异，会很有意思。

趋同与分歧颇有意思。分歧比趋同更为明显。路加福音记载了亚伯拉罕和耶稣之间的56代，其中只有12代与马太福音的42代相符。

在君主制之前的时期，趋同现象最为常见，而此后，分歧则更加明显。现在我们需要简单思考一下历史真实性的问题。这两个谱系都有各自的历史问题，而将它们进行比较时，又会出现其他问题。

家谱中提到的人，在旧约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家谱中的人与另一个家谱中的人不一致。在这一点上，一个人的整体神学视角会影响释经。

那些对福音书历史准确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往往会贬低家谱的历史真实性，并对任何接近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的尝试都感到绝望。这些学者认为家谱只是一种神学建构，其历史根基令人生疑。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宁愿对这些难题保持无知，同时宣扬一种不愿被事实所迷惑的信仰。

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接受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而那些致力于此的人，例如克雷格·布隆伯格在其著作《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中，提出了一些看似合理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些解决方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归根结底，解释者的整体神学视角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福音派人士必须承认，要完全解决家谱中的所有问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圣经的权威。

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解决所有难题，但同样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伪造圣经的记载。毫无疑问，这两份家谱都基于马太和路加所掌握的传统，他们真诚地传承着这些传统。毫无疑问，马太和路加编写各自的家谱有着不同的目的，他们的意图都不是详尽地概括耶稣的血统。

考虑到这一点，许多难题即便无法解决，也更容易理解。撇开难题和不同的目的不谈，马太和路加都肯定了耶稣的亚伯拉罕和大卫血统，以及他由圣母玛利亚神奇地受孕。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神学领域是家谱在其文学语境中的各自目的。

马太使用家谱主要是为了基督论的目的，以证明弥赛亚耶稣的亚伯拉罕和大卫血统，同时表明他是上帝应许的应验。此外，书中出现的妇女很可能是外邦人，暗示了马太要向万国宣教的计划。现在，我们从1:12-17的家谱问题转到马太福音1:23对以赛亚书7:14的引用。1:18-25中关于耶稣神奇诞生的经文的核心，是1:23对以赛亚书7:14的引用。在以赛亚书第7章中，犹大王亚哈斯面临着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攻击威胁。

但上帝向亚哈斯承诺，这场威胁性的袭击不会发生，并邀请他祈求一个征兆。亚哈斯拒绝了，但上帝还是赐予了他一个征兆。圣母玛利亚将生下一个孩子。

马太对这段经文的引用引发了三种主要的解释方法，它们可以归类为预表论、预言论和多重应验论。预表论的观点强调神迹对亚哈斯的即时性（7:14a 和 16），以及以赛亚书 7:14 可能在旧约语境中不久的将来应验，例如以赛亚书 8:3 和 4、8 节、10 节和 18 节。因此，以赛亚书 7:14 被视为对亚哈斯的神迹，在亚哈斯在位期间就已应验；而马太则认为这段经文是一种历史模式，将在耶稣时代达到高潮应验。

以赛亚时代，一位年轻女子怀上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儿子，这儿子成为大卫家亚哈斯得救的象征（以赛亚书7章2节和13节）。但更重要的是，马太时代一位处女怀上的年轻女子，因圣灵受孕，生下了一个对大卫家、以色列家以及世上万国都具有终极意义的儿子。在以赛亚时代，儿子是神同在和拯救的象征。

在马太时代，圣子指的是他自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他子民的拯救者。第二种观点，即预言性观点，认为以赛亚书7:14预言了弥赛亚最终将从一个真正的处女身上神奇地诞生。马太按字面意思解释了这则预言，认为它预言了耶稣的诞生，而且仅仅是耶稣的诞生。

因此，这预言超越了亚哈斯王当时面临的困境，并指向未来的征兆。然而，这征兆的压倒性意义超越了其暂时的意义。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按照预表论的观点，年轻女子自然而然地生下一个儿子，但这对亚哈斯王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征兆意义。

此外，他们认为只有预言性的观点才能恰如其分地诠释儿子的名字“以马内利”。预表性观点的优势在于它注重原始预言的历史背景，而预言性观点的优势在于它注重新约预言的应验。第三种观点，即多重应验的观点，试图汲取这两种观点的优势。

按照这种思路，预言不仅预示着亚哈斯时代的部分应验，也预示着新约时代的高潮应验。人类先知以赛亚或许并未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毕竟，预言是主的，以赛亚只是信使。这种感觉 plenior ，或者更完整的含义，是神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尽管人类作者没有完全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武断，因为每种观点都有可信的支持者和论据。然而，在我看来，类型学观点是最好的，原因有几个。时间不允许我们深入探讨这些。

也许你以后有机会自己研究一下。但从这个我认为最好的类型学观点来看，马太是以弥赛亚耶稣的门徒的身份来阅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的。以赛亚的预言有了新的意义。

马太创作童女生子叙事，并非为了对以赛亚书第7章进行米德拉什式的解读或想象式的注释。他也没有将以赛亚书第7章视为受神默示的、有意预言耶稣童女生子的内容。相反，他从以赛亚书第7章中看到了神谕的主题，尤其是其中对大卫家族的强调。以赛亚书7:2和13节。

以赛亚书9:7。也提到一个少女生了一个儿子。7:14至16；8:3和4。以及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这在7:14、8:8和8:10中至关重要。

马太从弥赛亚神奇诞生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他显然意识到这些以赛亚式的主题，以及以赛亚在以下经文中对弥赛亚未来的具体预言，例如以赛亚书9章1至7节，马太在4章15和16节引用了这些经文。以赛亚书11章1至5节似乎也是马太福音的背景。

此外，以赛亚书42章1至4节，在马太福音12章18至21节中被引用。以赛亚书7章和8章中的这些主题预示并支持了马太所理解并希望传达的弥赛亚耶稣的信息。在弥赛亚耶稣身上，大卫家族达到了顶峰。

玛利亚以童贞女之身怀弥赛亚耶稣，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无比伟大的神迹，而弥赛亚耶稣本身就是以色列民族的神。耶稣是他子民的神，这是马太福音反复出现的主题。当暴风雨来袭时，耶稣与门徒同在，拯救他们脱离风暴。

无论他们在传扬祂的国度时被接纳或被拒绝，祂都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在祂的新社群中严肃地处理顽固的冒犯者时，祂也与他们同在。请看以下经文：8:23-27，10:25, 40，17:17，以及18:15-20。

他也认同他们的经历，视他们为自己的亲人，或者说是他的小弟，这在马太福音25章40和45节中有所体现。事实上，最后提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主题，为福音画上了句号，并以此为主题，构建了一个包容性，将整个福音都包裹在其中。当教会遵守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使命时，耶稣应许祂会一直与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马太福音1:23引用以赛亚书7:14的方式所涉及的所有复杂性，将我们引向下一个讨论主题：马太福音对“应验”的理解。在外行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每当新约圣经中出现“应验”一词时，就是指旧约圣经中某个特定的预言在新约圣经的某个特定事件中应验了。然而，研究马太福音中使用“应验”一词的资料，并不会支持这种观点。

事实上，你会发现，有时应验与旧约的伦理道德有关，而这些伦理道德因耶稣的正直而应验。有时，正如我刚才在以赛亚书7:14中论证的那样，历史模式因耶稣身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而完全应验。当然，也有一些预言性的内容得到了应验。

但除了预言性的概念之外，我们还必须引入历史和伦理层面。就伦理而言，你需要思考一些经文，例如耶稣受洗的经文，耶稣在那里说他是尽诸般义的那一位，并吩咐约翰为他施洗。同样，在马太福音23:32的末尾，耶稣在一段非常严肃的经文中指出，即将到来的十字架刑罚将填补耶稣同时代祖先的罪孽。

以色列拒绝先知的历史模式，如果你愿意这么说，就是因他们拒绝耶稣而完全应验了。另一处以伦理为主题的经文是517章，耶稣在那里说他来不是要毁灭，而是要成全。他不仅提到先知，这或许会让我们联想到预言，他还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也就是说，他将以他圣洁的生活来成全旧约律法所要求的正直。

您可以在我们之前提供的马太福音在旧约圣经中使用的经文列表中找到另外13段经文，这些经文在补充材料中几页之前。请注意标有星号的经文，您会看到它们。一共有13段经文，其中10段来自马太福音的叙述性评论，3段来自耶稣的话语。

他们以某种方式谈论旧约预言的应验。这十个预言中有四个发生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婴孩时期叙述中。请和我一起快速记下来。马太福音第一章22和23节引用了以赛亚书714章，我们之前已经论证过，这并非对未来由童贞女所生的弥赛亚的严格预言，而是一种预表性的应验。

同样，马太福音2:15引用了何西阿书11:1，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预表性的问题，耶稣的埃及之行应验了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模式。马太福音2:17引用了耶利米书31:15，其中将巴比伦流亡时期的以色列民族拟人化，拉结为她死去的儿女哭泣。希律下令屠杀伯利恒地区的婴儿时，也发生了类似但意义更为深远的为死去的儿女哭泣的事件。

但耶利米书31:15似乎并非一个具体的预言。马太福音2:23谈到耶稣迁往拿撒勒这个偏僻村庄时，复数先知预言的应验。很难弄清楚马太在这里究竟指的是哪些旧约经文，但再次看来，他很可能指的是一种历史模式。

其他使用应验的经文有：马太福音4:14引用以赛亚书9:1和2；马太福音8:17引用以赛亚书53:4；马太福音12:17引用以赛亚书42:1-4；马太福音13:35引用诗篇78:2；马太福音21:4引用以赛亚书62:11和撒迦利亚书9:9；马太福音27:9引用撒迦利亚书11:12和13。耶稣本人也曾三次这样说过。马太福音13:13-15影射耶利米书5:21和以赛亚书6:9-10。耶稣另外两次提到旧约应验的例子，出现在马太福音26:54-56的同一语境中。这可能是关于圣经应验的暗示，考虑到撒迦利亚书 13:7，但那里并没有明确说明。

所以，你可以自己研读这些经文，它们必定会给你很多思考的空间。总结一下马太福音对应验的理解，我们已经确定，马太福音中旧约应验的含义不仅仅是预言，还包含伦理、历史和预言的内涵。这些类别并非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的。

个别预言的应验可能包含这三种元素。有时，伦理因素最为突出，例如3:15和5:17。其他时候，旧约预言的应验是主要的，例如4:14、8:17、12:17、21:4、26:54和56。但马太福音中最普遍的应验可能与历史模式有关，例如1:22、2:15、17、23、13:14、35、23:32和27:9。旧约救赎历史中的事件预示了耶稣事工中的事件，并且耶稣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

即使是耶稣的反对者，在旧约中也有他们的先例。耶稣重述这些旧约事件，彰显了上帝在履行祂对以色列的应许时所展现的护理。正如家谱所暗示的，旧约的救赎历史是由弥赛亚耶稣实现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子孙。

现在，我们将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概要来结束我们对这一章的讲解。即使是普通读者也能看出，四本福音书的开头各有特色。马可福音以最简洁的方式开篇，从第一章第九节就引导读者了解耶稣事工的开端。约翰福音1 :1-18中关于道成肉身的序言，为约翰福音的许多主题定下了基调。

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婴儿期和早年经历，尽管这些内容很少重叠。然而，四本福音书都强调了施洗约翰在耶稣开始传道之前所做的预备性事工。马太福音关于耶稣起源的故事始于1:1的头衔，以及1:2-17的家谱，揭示了耶稣是谁。

马太福音在1:18-25继续记述耶稣神奇的诞生，展现耶稣如何来到世上。随着马太福音的叙述推进，马太福音也随之讲述了神秘博士的到来、耶稣在埃及的旅居，以及他返回拿撒勒的事件，展现了耶稣的居住地。这段独特的马太福音素材引出了约翰的传道故事（3:1-12）、耶稣的受洗（3:13-17）以及耶稣受试探（4:1-11）。所有这些都为耶稣传道生涯的开始（4:12及之后）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向读者介绍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马太福音主题，例如耶稣的儿子身份以及他在应验旧约圣经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卫·特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的演讲 2A 到此结束。
